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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军 都 是 英 雄 汉 ，从 来 不 怕 远 征

难。强渡乌江过天险，双枪（指步枪+

大烟枪，暗讽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

逃 兵 皆 胆 寒 。 靠 着 几 个 竹 排 ，红 军 偷

渡加强渡，一举突破了“猴子兵”（黔军

侯之担部的防线），跨过乌江天险 ，直

奔遵义城。

要打遵义城，任务可不轻松。此前不

久，红军在湖南、广西交界地刚刚进行了

一场血战，队伍损失过半。再加上突破乌

江一战，队伍早已到了该休整的时候。

在这关键时刻，红军里著名的“神

兵团”接到任务——乘胜追击，不惜一

切代价，迅速夺取遵义城，迎接红军大

部队进城休整。

神兵团里有个“尖刀营”，尖刀营曾营

长一听来了“硬骨头”，脚一跺、头一抬，向

团长表示：“这一仗，我们营当先锋！”

团长呵呵一笑，答应了他的请求，

为保万无一失，还给他派来了侦察排和

胡参谋。临别之际，团长又塞给他一个

小布包，说里面装着刘伯承总参谋长的

“锦囊妙计”，定要在进攻遵义城之前打

开。

当天晚上，部队趁着夜色出发了。

胡参谋找来当地的一个小伙子询问情

况。

小伙子提醒道：“这里距离遵义还

有九十里，路上的‘猴子兵’又凶又多。

前 面 还 有 个 山 口 ，是 去 遵 义 的 必 经 之

路，那里有‘九响团’日夜巡逻，就是插

上翅膀也休想过去！”

胡参谋忙问：“什么是九响团？”

小伙子答道：“这个团就是王家烈

最厉害的部队，每人都拿着‘九连珠’，

只要轻轻一扣扳机，立刻就打出九发子

弹，跟小机关枪似的。整个贵州，就没

有不怕他们的。”

胡参谋和曾营长交换了一下眼神，

心 里 有 了 数 —— 敌 人 装 备 的 是“ 九 连

珠”老毛瑟，不足为惧。

“老乡，你愿意不愿意给我们带路

啊？”胡参谋笑着问。

小伙子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

敢，不敢，我怕九响团。”

“传闻不可信啊！你一定听说红军

是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妖魔鬼

怪吧？可你好好看看，我是不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中国人？”

小 伙 子 端 详 着 胡 参 谋 ，挠 挠 后 脑

勺，终于答应给红军当向导。

正巧，这个小伙子曾在侯之担部当

过兵，肚子里装着不少“货”。讲完山口

工事和火力情况后，他又讲了遵义城里

的守备部署，还绘制了一张草图。

第二天一大早，曾营长就带着队伍

悄悄向遵义进发了。由于大雨，道路泥

泞，有不少战士摔倒在泥浆里，还有的

战士脚下的草鞋被泥粘住拔不出来。

在 这 紧 要 关 头 ，不 知 是 谁 喊 了 一

声：“脱鞋！”

脱 掉 鞋 子 打 赤 脚 ，泥 里 蹚 来 泥 里

跑。下午三点，队伍到达了山口防线附

近。

曾营长下命令：“隐蔽前进！”

没用多大工夫，部队就摸到了山脚

下，从侧面靠近了九响团的碉堡。

守碉堡的哨兵正在闲聊，一个说：

“这大雨天，请‘共匪’来，他们都不会来。”

另 一 个 忙 说 ：“‘ 共 匪 ’都 是 天 兵

天 将 ，乌 江 都 挡 不 住 ，还 不 是 说 来 就

来 ？ 眼 睛 睁 大 点 儿 ，耳 朵 竖 直 点 儿 ，

‘ 共 匪 ’一 来 ，咱 们 就 赶 紧 开 溜 ，保 命

要紧。”

话音刚落，就听一声“打——”，顿

时 ，十 几 挺 轻 重 机 枪 同 时 开 了 火 ……

九响团的兵都被吓傻了 ，“九连珠 ”没

响几下就哑巴了。王家烈这支王牌部

队开始四散奔逃，没来得及逃跑的，都

做了俘虏。

这时，曾营长打开了团长交给他的

“锦囊妙计”，上书：智取为上。

俘虏中有一名营长、一名连长和一名

排长，胡参谋便把他们找来：“你们平时作

威作福，欺压百姓，罪过不小啊！不过，今

天你们缴了枪，就得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

会。”

“长官，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们愿

意戴罪立功！”

曾营长见几个俘虏态度诚恳，便掏

出几块大洋放到他们手里，把准备假扮

黔军“诈开城门”的计划讲了出来。

带头的营长俘虏感激得涕泗横流：

“原先听说你们红头发、绿眼睛，杀人放

火，没想到红军这么好，真是我们的大

恩人啊！”

晚上 9 时许，尖刀营的战士们换上

九响团的衣裳，冒着大雨出发了。急行

军两个多小时后，雨渐渐停了，能望见

远处的点点灯光。

俘 虏 悄 声 告 诉 尖 刀 营 的 战 士 们 ：

“到了。”

尖刀营的战士们连忙装扮成败退

下 来 的 样 子 ，慌 慌 张 张 地 跑 到 城 根 底

下。

“干什么的？”城楼上的哨兵拉响枪

栓，警惕地问道。

俘虏赶忙用贵州话回答：“兄弟，是

自己人！”

“哪个部分的？”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

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被他们打死了，

我是一连连长，领着部分弟兄拼命逃了

出来。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赶紧把

城门打开，救救我们。”城下的“败兵”们

也连连发声：“快开门哪！”“行行好！”

“追兵就要到了！”

城楼上射下来了几道手电光，在他

们身上照来照去。哨兵认清，城下那些

戴大檐帽子的是“自己人”，说：“等着，

别再吵吵了。”

又高又厚的遵义城门终于敞开了。

尖刀营侦察排的几员虎将率先冲

进城，枪口对着哨兵的太阳穴：“睁开眼

睛看仔细，我们是工农红军！”

哨兵吓得面如白纸，身体像面条一

样瘫软在地。

尖 刀 营 大 队 人 马 拥 进 遵 义 城 ，割

了 城 防 电 线 ，收 拾 了 城 楼 上 的 哨 兵 ，

二 三 十 个 司 号 员 同 时 吹 响 了 冲 锋 号 ，

红军部队迅速向各条街道冲了进去。

瞬间，遵义城热闹起来，好多黔军

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当了俘虏，红

军兵不血刃地攻占了遵义城！这正是：

红军将士胆气高，

古城之前逞英豪，

借用军装与俘虏，

换得遵义红旗飘。

智取遵义城
■尹小华

那年，当得知上海有一位女红军在

8 岁时参加过长征，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无法将一个小女孩与艰苦卓绝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联系在一起，尽管红军中

的“红小鬼”为数不少，但如此“小”的

“红小鬼”，我还从未听说过。

当老人把自己传奇而又平凡的人

生娓娓道来时，我终于相信，8 岁的小女

孩也能创造诸如二爬雪山、三过草地的

奇迹。那单薄的身躯、幼小的心灵在红

军的感召下，也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一

1935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为了扩大

苏区，同时策应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

的活动，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当时，

这个未满 9 岁的小女孩只知道要跟着

战士姐姐们行军，有时实在走不动了，

就拉着大姐姐的衣摆走。

长征头一个月，女孩是在躲避国民

党飞机中度过的。眼见成批的战友们

倒在血泊之中，女孩没有恐惧，只有愤

怒。

有一次敌机猛烈轰炸，“轰”的一声

巨响，一发炮弹在她身边炸开，小女孩

昏死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

她醒来，发现身上压着一位红军女战

士。尽管自己身上满是鲜血，但她丝毫

没有受伤——那是女战士的鲜血，她已

经牺牲了。女孩悲痛欲绝，含着泪把这

位女战士掩埋在了一个沟谷里。

由于当时还是个娃娃，女孩记不清

楚那次轰炸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那

位救了自己的战士姐姐叫什么名字，更

不知道在那样的危急关头，那位女战士

是如何挺身而出、掩护自己的。

后来，红军给养十分缺乏，没有布

料供给，女孩所在的被服厂被解散了。

在行军中，女孩看见哪里人多就往哪里

走。每到一处，大哥哥大姐姐对她这位

“红小鬼”都很关照。她弄不清楚部队

的编制序列和番号，也就无从得知自己

是跟着哪个师哪个团行军，但她知道一

定要坚定地跟着红军走。

女孩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长征

中曾二爬雪山、三过草地，她只是告诉

自己要不停地走啊走，千万不能掉队，

一掉队，就有可能被抓，或者死，或者重

新回到以前的苦难岁月。

二

在 8 岁小战士的记忆里，童年意味

着苦难。

女孩 1 岁时，父亲去世，体弱的母

亲拉扯着她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孤

苦无依的母女俩生活得越来越艰辛。

迫于生计，在小女孩 7 岁时，母亲把她

卖给一户王姓地主兼商人家当丫头。

1934 年秋，红军来到了女孩家乡。

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红军是土

匪，专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所有地主

都领着自己的佣人躲到山上去了，这一

躲就是两个月。

后来，女孩听说，红军是专救穷人

的部队，里面全是和她一样的穷苦人。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和两个比她

大的丫头偷着下山，准备投奔红军。但

下山后，那两个丫头害怕地主报复，又

跑回了山里。女孩不愿回去，孤苦伶仃

地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我当时也很害怕，毕竟还是个孩

子。但后来一想，在地主家不仅受虐待，

还吃不饱穿不暖。红军是穷苦人的队

伍，至少有一口饭吃。于是我还真就找

到了红军。”说起 70 年前自己的那次人

生抉择，老人的嗓门突然响亮了许多。

然而她太小了，女孩连续去了三四

趟红军被服厂，红军大姐姐都不收。

最后一次，大姐姐可能是被衣衫褴

褛的小女孩的诚意打动了，问：“小妹

妹，你会干啥？”

“我会钉扣子！”看见大姐姐手里拿

着还未做好的红军服，女孩灵机一动，

接过大姐姐手里的衣服，麻利钉好了一

粒扣子。大姐姐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小妹妹，你很能干，来参加红军吧！”

就这样，红四方面军的被服厂里多

了一位年仅 8 岁的“小红军”。

“一位从地主家跑出来、受尽凌辱

的小丫头，来到红军的队伍里，简直是

到了天堂。再也没有了地主婆那种凶

神恶煞的目光，更没有一次狠过一次的

毒打，我整天见到的，是红军哥哥姐姐

们一张张和蔼可亲的脸。他们都非常

关照我这个小不点。”老人一边整理着

花白的头发，一边笑得弯起了眼。

三

在老人的回忆里，过草地无疑是最

艰苦的。

1935 年冬天，当部队准备干粮打算

过草地时，大姐姐们突然问女孩：“你走

得动吗？”

“走得动。”女孩大声说。

“走不动可以回家。”

“不！”小女孩急得哭了，“我回去要

被打死的。”她边说边给大家看额头上

的伤痕。

女孩知道，大姐姐们之所以会那样

问，是因为当时草地离她的家并不遥

远，相对于过草地而言，回家更安全。

女孩的那股倔劲感动了红军战士

们，她们没有再坚持让女孩回家。

位于川西北与青藏高原交界处的

茫茫大草地，没有树木，也没有石头，有

的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走路时，必须寻

找比较坚实的草根，一只脚踩上草根，

另一脚要赶紧再往前面的草根上踩。

女孩人小身轻，踩着草根倒比大人们来

得轻快，从没陷进过泥潭。有时，踩到

一块较为坚实的草根，调皮的小女孩还

会在上面跳一跳，吓得战士们连连警

告：“危险！当心！”小女孩便向他们做

一个鬼脸。

在此后的草地行军中，小女孩为了

让大哥哥大姐姐缓解行军的疲劳，多次

进行这种草根上的“跳舞”。老人说：

“我当时不太明白什么叫危险，只知道

能让大哥哥大姐姐们高兴就行。”后来

才知道，当时自己的“一厢情愿”，并没

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快乐，反而增添了他

们的担忧。

无论如何坚强，小女孩毕竟还是个

孩子。一次，她实在饿得不行，把规定到

宿营地才能吃的干粮在路上吃完了。结

果到了宿营地，她只能默默地坐在一边，

眼巴巴瞅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吃。

一位女战士发现了：“你为什么不

吃？”“我不饿。”女孩有些难为情。“别骗

我 了 ，让 你 省 着 吃 ，怎 么 路 上 就 吃 完

了？”她边说边倒出自己的炒面，放在女

孩的小手里。周围的战士也都围了上

来，你一把，我一把，小女孩的茶缸又满

了起来。

从那以后，女孩不仅懂得了“节约

干粮”，还学会了挖野菜。一天，部队休

息时，她和另一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

女战士结伴到附近去找野菜。一位红

军大哥哥不放心，跟了上去。当他们返

回宿营地时，队伍已经出发——他们掉

队了。

为 了 追 上 队 伍 ，他 们 不 知 走 了 多

久。女孩没了力气，红军大哥哥二话没

说背起了她，一步、两步，约莫走了一百

多步，女孩不忍心让他背了，坚决要求

自己走。于是，一望无际的草地里，大

哥哥一手搀着一个，在若隐若现的月光

下，3 人艰难地行进着。饿了，大哥哥拿

出干粮，“先吃我的，你们的留着以后

吃”；渴了，小姐姐拿出自己所剩不多的

水给女孩喝；累了，大哥哥再次把小女

孩背到背上……走了约莫半天的时间，

在一块比较结实的开阔地，3 个人终于

赶上了正在宿营的大部队。

四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经历。后来

我学到了一首诗，‘岂曰无衣，与子同

袍’，那些红军哥哥姐姐的脸一下子就

清晰起来了。”老人的一双笑眼盛着泪，

亮闪闪的。

长征结束后，女孩成为战地服务剧

团的一名歌唱兼舞蹈演员，用歌声和舞

蹈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几十年的革

命生涯中，“长征精神”一直鼓舞着她。

采访结束时，老人郑重地叮嘱：“年

轻人，红军的传统不能忘啊！”

现在，老人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她

的长征记忆始终感动着我。这些英雄

们的生命史诗，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

更属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遇 见“ 红 小 鬼 ”
■梅世雄

西北的风一贯是蛮横的，不留情面

地在年轻的面庞上“划出口子”，再发出

“狂笑”……又一次，魏新乐摔倒在雪地

上。直立起来有近三层楼高的彩带龙，

仿佛对身形并不高大的魏新乐睥睨而

视。即便同样倒在了雪地里，它那被描

绘得活灵活现的一双巨目似向他投射出

揶揄与嘲讽。眼看离慰问演出越来越

近，身为文艺轻骑队的骨干，却在这条龙

上不得要领，魏新乐感到一阵挫败。又

是几番败阵，他的小腿、手臂、后背处皆

是又肿又疼，可或许是摔得多了、麻木

了，这一回他并没有立刻爬起来，任凭积

雪浸湿彩带龙，再浸透他的迷彩服。

四 周 很 静 寂 ，战 友 们 的 呼 号 声 愈

发遥远，此情此景，让他的思绪飞回了

小 时 候 的 习 武 时 光 。 10 岁 出 头 ，魏 新

乐便被送进了河南登封塔沟武校。身

材 瘦 小 的 他 受 不 了 武 校 高 强 度 的 训

练，仅入学一周，他的身上便添了不少

训 练 的 新 伤 ，浑 身 又 酸 又 痛 。 那 是 个

冬 天 ，妈 妈 去 学 校 看 他 。 见 到 母 亲 的

魏 新 乐 就 像 见 到 了 救 世 主 ，抱 着 妈 妈

号 啕 大 哭 。 母 亲 为 他 擦 净 眼 泪 ，牵 着

他 在 校 园 里 漫 步 。 雪 花 飘 落 ，给 松 柏

染白了头。“妈妈，这么大的雪，树都要

被 压 坏 了 。”母 亲 知 道 ，新 乐 这 棵“ 小

树”也快被压弯了腰。

“不怕”，魏妈妈为新乐拂去了头顶

的积雪，继续说道：“等熬到春天，积雪融

化了，它还会长得更高呢。”

后来，松树越长越高，母亲的话也陪

伴着魏新乐一同长高、长大。2019 年除

夕，中岳嵩山脚下，一群热血少年赤膊挥

拳。彼时的魏新乐已褪去了稚气，眼神

坚毅，在冰天雪地里，一招一式有模有

样，大汗淋漓。“嘿哈！”——炽热的身体

在白雪间辗转腾跃，奏响冰与火之歌，衬

得白雪皑皑的大地更显苍茫，男子汉的

身躯更具力量。

妈妈很欣慰：“小松柏长大了。乐

乐，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

“你要当她的骄傲！”魏新乐一骨碌

爬了起来，内心的声音就像那年少林寺

的钟声一样，坚定而雄浑。但现实板着

脸，根本听不到他内心的呐喊，便教狂风

再伸出脚来，将魏新乐狠狠绊倒。

雪地上，魏新乐急红了眼，表演迫在

眉睫，他这儿的重头戏却是毫无进展。

一筹莫展之际，一件军大衣从背后将他

紧紧裹住。“班长，你怎么来了！”“我来看

看你练得咋样了。”来人是魏新乐的班长

李新洛。

“不怎么样，我拿这条‘龙’半点办法

都没有……”魏新乐有些羞愧。“站在聚

光灯下哪有那么容易的，光有冲劲儿不

够，还要有巧劲儿。”李班长又帮魏新乐

整了整大衣，温暖的军大衣还带着班长

的体温。魏新乐有些恍惚，不由想起第

一次见到班长的场景。

两 人 第 一 次 相 遇 是 去 年 3 月 。 初

到连队的魏新乐，体能名列前茅，但通

信专业技能和理论学习，却总是“拖后

腿”。仲春时节，天山脚下的夜依旧寒

气逼人。魏新乐看着自己“偏科”的成

绩，誓要“突围”，开始通宵达旦背理论、

刷试题，却成效甚微。班长李新洛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于是拿出了自己珍藏

的笔记本，将这些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规

律手把手教给他。每学到深夜，班长都

会为他披上自己的军大衣。功夫不负

苦心人，一段时间后，魏新乐终于攻克

了理论技能这道难关。

而这一次，他们仍要并肩战斗！

班长找来了大量的教学视频素材，

与魏新乐一同学习，一遍遍帮着魏新乐

拍录动作视频，再仔细比对教学规范动

作。百十次的重复后，一些舞龙的窍门

终于被他们摸索了出来。

八米长的彩带龙在操场翻腾着，一

道赤色“闪电”似要劈开周天，时而凌云

而起，直上九霄，时而劈波斩浪，遨游汪

洋，直将周遭的空气舞得沸腾。那些肿

痛，此刻成了勇士征服“巨兽”的荣耀印

记，年轻的战士啊，将寒冬的风雪舞动成

青春奋进的荣光……

舞

龙

■
邱
孟
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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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5 月，石板桥上，红五军团
战士们在炮火中歌唱：“金沙江流水响
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河
流急，不怕山高路又长……”歌声震天，
鲜血染红了残阳。无数个夜晚，在篝火
边，红军将士们分吃着仅剩的甘薯，身
上带着刚刚突围的战伤，高唱着“共产
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多多。红军
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

这是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中提到的
场景。篝火熊熊，笑语欢歌；行军路上，
引吭高歌；炮火纷飞，高声放歌……那种
乐观面貌，伴着歌声，伴着青春，在血与
火的征程中绽放出惊心动魄的力量。

这种力量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足以
让对手心惊胆寒，是因为它源自于革命
者的内心信仰。它饱含对革命事业的无
比忠诚与热爱，支撑起直面艰难困苦、勇
于赢得胜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它蕴含
于《遇见“红小鬼”》中小女孩的长征经
历、《智取遵义城》中的那个雨夜。它在
代代革命军人内心积淀，薪火相传。

正因为这种力量，革命人永远年轻。

年 轻
■孙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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